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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山月不知心里事

!"#$%陷入了深深的后悔中。由于他的
优柔寡断，&被人骗走了。如果这个骗子把它
当作翡翠矿石切开毁了……这个千年难遇
的造福人类的机遇，就这样在自己的手中消
失了。他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冰点。靠在客
厅里的一张躺椅上，他突然感到浑身疲惫，
脸色也变得苍黄憔悴了。午饭一口也没吃，
他勉强喝了几口汤，竟捂着肚子全吐
了。这可把全家人急坏了。
陈太太忙不迭地找仁丹、找万金

油；陈团长、刘强商议到附近的诊所
去请个医生来诊治。可 '"($%无力地
摆摆手：“别忙了，没用的。我早已得
了‘)*’。”陈太太顿觉一阵天旋地转。
“狮子”、“老虎”也各自苍白了一张
脸。'"($%反倒笑了：“看看，都吓坏了
吧？告诉你们———两年前我的肝上就
长了个坏东西。可我知道，癌症病人，
一大半是被吓死的；没吓死的那一小
半中，又有一大半是因为开刀、放疗、
化疗等过度治疗被整死的。西医把给
人治病当做修理机器，忽略了人是一
个完整和谐的生命系统。开刀把肿瘤割掉
了，可癌细胞又随血液或淋巴转移了；化、放
疗杀死了一些癌细胞，却把免疫功能给破坏
了。人没了免疫功能，还不是死路一条？所以
我拒绝了治疗……”听他这么说，陈太太还
是急：“不治疗如何是好？”陈团长突然冒出
来一句：“西医不行，那就用中医中药嘛！我
们翠寮就种有青蒿……”一语未了，陈太太
已柳眉倒竖：“小老虎，你又犯浑了！那是治
什么病的？药也能混吃嘛！”陈团长刚要分
辩，却被 '"($%打断了：“青蒿？你们有青蒿？”

于是刘强赶紧把种青蒿治疗麻风病的
经过讲了一遍。'"($%听罢，频频点头：“据我
所知，医学专家已从青蒿里面提炼出一种青
蒿琥酯。它能把人的酸性体质变成碱性体
质，对治疗癌症很有用……想不到你们竟种
上它了，好啊！”陈团长歪打正着，得意地咧
嘴一笑：“'"($%爷爷，现在我们的翠寮，空气
里飘的都是青蒿味，放眼望去绿油油一大
片。您不如先到那里住一段，吸吸新鲜空气，
喝喝山泉水，吃吃我们自己种的新鲜蔬菜，
顺便也用青蒿治治病。”这话听来匪夷所思，

可细细一想，倒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于是刘强
也附和。陈太太还有点紧张。'"($%已开怀大
笑：“好啊，好啊！回归自然，是健康的生活方
式。”就这样，陈团长和刘强真的将 '"($%接
到了翠寮。两人在翠寮已经盖好的新房子里
辟出了一间客房，让 '"($%住下。从此，'"($%
每晚早早上床，黑甜一觉睡到天明，早晨醒来
到周围山林清泉间散散步。且有小狮子、小老

虎，玉哨、依拉娟等人的悉心照料，采
菊东篱下，寄情山水间；日复一日，他
的饭量渐增，气色也转好了不少。真
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晃，'"($%
在翠寮度过了六个春秋。

'"($%最爱翠寮东面的那个“水
帘洞”。他喜欢那从头顶上倾泻而下
的瀑布，喜欢瀑布下面那奔流不息
的清浅小溪。他常常在小溪边盘腿
静坐，使思维进入冥想状态，让灵魂
遨游在那浩瀚无际的宇宙时空里：
一忽儿被黑洞巨大的引力吞噬，一
忽儿又穿越黑洞，进入了时空折叠
的虫洞，以光子的形式瞬间从一个
星球抵达另一个星球；甚至超越光速

飞回到了过去……“他”在浩渺的宇宙间不断
地穿梭追寻。“他”要寻找宇宙的尽头，追问它
的来历……忽然，前面闪出了一丝绿光———
啊！这就是你想要的宝贝 &。你得到了它，就
可以解开宇宙的秘密，因为光就是宇宙间一
切物质和能量的源泉，就是创造宇宙的神！忽
然间，“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亲爱的导师爱
因斯坦，他老人家正睁大一双能穿透宇宙深
心的深邃莫测的眼睛在瞪着“他”；于是“他”
忙恭敬地说：“导师，我已追寻到了 &，我将它
交到你的手里，你就能抚摸到上帝的心跳了
……”“别给我！我的心已经受伤了———”导师
愤愤地说，“我建议造出了核武器，他们就真
的使用！如果彻底解开了光的秘密，开发出光
武器，那么，地球上将寸草不生了！”“亲爱的
阿尔伯特，那么，我……该怎么办？”“爷
爷———爷爷！”玉哨清脆的喊声好像从宇宙边
缘飘来。'"($%一怔，从冥想中回到现实。正是
落日熔金时分，山风吹来，水花吻别夕阳，眼
前一派金红！他不由得脱口念道：“山月不知
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是呀，即便到
了天之涯，心事，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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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 ! $#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

爸爸也会乐器，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
爸爸的一位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位音乐
人，爸爸和他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也写过
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
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
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在上
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里，文具要整
齐，所做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做有纪
律。如果事事都能如此，将来服务才有效率，
可爱同学们大家齐努力，一切行为守纪律。”
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

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
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
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
斗星，就教我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也不给细讲，自己领会去。我想着，一个
人黑天半夜带着大刀，想偷人家的马又胆小，
不敢过去，总之，怪可怕的，就记住了。其实大
相径庭。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
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
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
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
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
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爸爸爱大自然，爱到野外去，有时也带上

我，可我惯会耍赖，蹲在地上说走不动了，知
道爸爸会来驮我。我骑在他肩上，看得远又不
出力，得意之至。爸爸怕我摔下来，还一直抓住
我的腿驮到目的地。有时我们也去游泳。爸爸
认为香港水域不太卫生，他不下水，只晒晒太
阳，妈妈带我们去游。在山上、树林或海滩，爸
爸都能给我们讲些知识。比如，他告诉过我，大
石头上的白藓长了上千年了，有的树分公母两
性，海滩上被浪冲刷剩下的贝壳顶叫醋龟，放
在醋里它会冒气泡而“行动”。我和哥哥总是要
找拾几个拿回去“实验”。爸爸虽是搞文史的，
但对自然科学也挺有兴趣，他的书房里有好些

自然科学的书。我常去翻看那些插
图，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胎儿在母体
内是头朝下的，有些虫子会长得和
树叶一样，等等。
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

隔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
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
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与我
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
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
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
子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
一回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了我和哥
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搀
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
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家里也
常有人来找爸爸，我们管这些人叫“求帮的”。
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记得只有一位，
爸爸没帮助他。那是个中年男子，穿的西服，
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爸爸很生气，说中国人
和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请他走。那人在
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还是用
的英语。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就走开
了。我趴在窗户上，看那人没趣地走了。爸爸
说，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也就
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有位台湾青
年要到香港邮局工作，而邮局要求有人担保，
其实爸爸过去并不认识他，也爽快地给他作
了保。这人就是后来台湾政界的“大佬”谢东
闵，+,世纪 -,年代，他还托人带了张照片送
给我妈妈，向我们问好。
爸爸和他学生也很亲近，常有学生到家

里来，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游乐会”。
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制作游戏道具，准备奖
品，布置会场，还要做些点心之类，学生们来
都玩得很开心。每学年，他们要公演文艺节
目，也到我家来排练，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
但总把我“拒之门外”。我听得见，看不到，很
生气。我知道，爸爸有时还带他的学生们出
游，从不带我，大概是怕我又赖地不走，让学
生背。爸爸爱说笑话，随时随地能找到笑料，
也会拿妈妈和我们俩来调侃，但对婆婆，绝不
因她的出身而不尊她为长辈。对袁妈、刘妈也
很客气有礼，就是提出批评，也只是说以后不
要如何如何了。


